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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恩師許世旭先生 

 

 

金 惠 俊 

 

7月1日, 11點40分, 許世旭先生離開了人世。 高麗大學張東天教授來電話時, 我正在爲

參加第八屆香港文學節研討會忙着收拾行李。 我不假思索地訂購了釜山－首爾的往返機票立

刻往首爾出發了, 至於次日赴香港之事暫且不管, 旅行包、衣服、襪子類還擺在居室地板上。  

先生於1934年7月26日出生在韓國任實。 先生的祖父在日本侵占韓國時期由於發動民間抗

日的義勇活動被日警拷問致重病而鬱鬱以終, 先生的叔祖素有深厚的漢學底蘊並曾經考中朝鮮

最後一屆科舉而代替祖父將家統和傳統傳承給後代。 在韓國戰爭時期, 先生中止學業而在家

塾裏在父親的嚴管之下專念漢文兩年。 當時先生正是十七、八歲的光景, 白天南韓軍警防守, 

夜間北韓遊擊隊“山客”下來, 從高祖起四代所搜集的數萬卷經史子集漢籍被年輕山客用來采

暖而化爲紅紅的火焰也是那時。  

我是先生故世的前一天聽到先生發病的消息。 聽說, 最初先生4月底從某個宴會回來後身

體稍感不適但以爲只是一般的腹痛, 後來於5月下旬才知道患了一種血液癌, 到了6月初病症突

然開始加重。 5月中旬韓國教師節前後, 幾個住在首爾的學生爲了去拜訪而與先生聯系時略略

知道了先生身體不宜, 但大家還以爲過幾天就會轉好的, 甚至一直到與我聯系的那天始終以爲

並不是那麼危篤的情況, 因爲先生雖不適但可以談話。 因此我也打算從香港回來後去探病, 

然而這完全是我的過錯, 先生再沒有時間等我這不才弟子而怱怱離開人世了。  

去靈堂的路途中我在汽車裏、在飛機裏、在地鐵裏始終悔恨自咎。 這兩年除了偶爾通過

電話, 什麼時候見過先生? 自我前年到美國做一年的訪問學者以後似乎一直沒有見過面。 那

麼大概是我邀請中國社科院林非敎授和香港嶺南大學梁秉鈞敎授一行人到我所任職的釜山大學

的2007年深秋吧? 先生一方面爲了看十幾年交情的好友, 一方面爲了應學生的連續幾次的邀請

而赴釜山一趟。 當時先生戴着黑色貝雷帽子、褐色太陽眼鏡, 與我、林非敎授、肖鳳女史、

李曉虹敎授、梁秉鈞敎授以及我的學生們 － 對他來說是徒孫們一起遊覽太宗台, 那麼瀟灑, 

那麼開朗。  

韓國戰爭結束後, 先生從私塾“沖出”而回到高中, 又從鄉裏“沖出”而進入韓國外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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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中國語系。 1959年2月先生於該系畢業, 乃是第一屆畢業生。 稍後1960年10月又一次扔

掉好不容易找到的教師工作, 拿着中華民國政府獎學金就肩背棉被蚊帳、手提細竹書箱坐了一

星期的貨輪船赴濕熱的台灣留學。  

先生在臺灣國立師範大學念書時曾經承蒙過著名女作家謝氷瑩女史的熏陶, 尤其是在中文

習作上蒙受到她的親身教導。 不到一年, 先生的天稟所使, 由葉維廉等學友們的建議和介紹, 

竟在台灣文壇上正式登壇。 自從1961年在台灣《現代文學》和《作品》上分別發表了兩篇詩

歌和兩篇散文以來, 迄今創作了豐富多樣的中文作品。 例如詩集有《雪花賦》(1985)、《東

方之戀》(1994), 散文集有《許世旭自選集》(1982)、《城主與草葉》(1988)、《許世旭散文

選》(1991)、《移動的故鄉》(2003), 詩歌散文合集有《藏在衣櫃裏的》(1971), 等等。  

不言而喻, 先生的文學天賦當然在韓國文壇也盡其所有, 詩集有《靑幕》(1969)等等四部, 

散文集從《移動的故鄉》(1976)到《與燕巖同行的五月熱河》(2008)等等有二十餘部。 翻成

中文的韓國作品有《春香傳》(1964)、《韓國詩選》(1964及1994)、《徐廷柱詩選》(1978), 

譯成韓文的中國作品有《中國古代名詩選》(1990)、《中國現代名詩選》(1990)等等十幾部, 

其中也許對韓國人影響最廣的是朱自淸的〈背影〉。  

1972年夏天先生與愛穿韓國傳統雙層夏布長袍的父親永遠離別了。 祭三虞(第三次祭奠日)

回來的那天, 先生接到韓國《隨筆文學》的委托, 該刊正在籌備創刊, 特地請先生翻譯中國散

文一名篇, 而先生當天晚上立刻翻譯了該篇。 原作已有深厚情意和婉約筆觸, 先生又有深沉

情懷和含蓄筆致, 其文如何不言而知。 機緣不止於此, 也許是先生的孝心和真誠得到回應, 

後來有位教育部編修官閱讀此篇大有感受, 經過一段小曲折竟在韓國中學教材上刊載數十年。 

無數韓國人每讀此篇時就反思父子之情、爲人之情, 可我現在只能回憶先生的往事。  

終於到了高麗大學醫院。 見到先生的遺像, 什麼都不能想。 白色菊花中的先生依舊微笑

着, 好像隨時會用圓潤洪亮的嗓音與我說“惠俊, 你來了!”似的, 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似的。

 黑色喪服、蒼白顏容的師母和令嬡極爲沉着, 好像不在此時此地而在彼時彼地。 而我實在說

不出一句安慰的話, 問不得先生的患病經過, 只會反複辯解着沒能經常探望的緣由, 結果反而

師母勸我別太自責、別太難過。  

靈堂入口與我一同受業的同門們好像喪主一樣接待着客人, 好幾個研究生也正忙着整理訪

名錄、收拾東西, 裏邊已來了很多弔喪的客人, 教授們、學生們、文友們、朋友們、親戚們„

 短短幾個小時已來了那麼多人、那麼多悲傷。  

先生於1968年獲博士學位從台灣學成回國。 1969年開始於先生的母校韓國外國語大學任

教, 1986年受聘於我的母校高麗大學至1999年退休。 生前曆任中國學硏究會、中國現代文學

學會、韓國中語中文學會等的會長, 直至去世時還榮任高麗大學榮譽敎授、韓國外國語大學客

座敎授、隨筆文友會會長等。 先生的學術造詣既廣泛又深刻, 已出版了中文版《韓中詩話淵

源考》(1980)、《中國新詩論》(1998)等將近二十種學術著作。 我最早看的是《中國隨筆小

史》(1981)和《中國現代文學論》(1982), 當時劃着底線試圖概括內容的情景, 至今還記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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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  我認爲最能體現先生學術成就的是《中國古代文學史》 (1986)、《中國近代文學史》

(1996)、《中國現代文學史》(1999)等“中國文學史三部曲”以及《中國現代詩硏究》(1992)

。 我曾經向先生建議過再寫一本《中國當代文學史》而先生也不無此意, 但先生晚年比較注

重散文, 這本大作竟成了未完之作。  

我是先生的第一個高麗大學的研究生, 就是所謂的“大弟子”。 我早在先生決定調職後

訪問香港時第一次見到先生, 那時我是作爲短期研究生在香港中文大學念書的。 這樣算起來

我與先生不通過書本而直接結緣已有二十五年了。 原來我的學習興趣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乃

至文學運動, 我的博士論文就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民族形式論爭”硏究》。 但後來我還

寫過〈中國新時期散文的流變述評〉、〈香港專欄散文的嬗變與未來〉等等有關中國現當代散

文的論文, 又翻譯過《中國現代散文史稿》(林非)、《中國當代散文審美建構》(李曉虹)等, 

這都與先生的引導有關。 先生一邊教我閱讀許多散文精品, 一邊讓我接觸諸多散文理論, 常

常勸我研究和翻譯散文作家作品。  

在靈堂, 我只能待半個小時, 因第二天要趕航班去香港, 不得不怱忙坐飛機回釜山。 回

來收拾好行李後看錶, 已是過了午夜。 怱怱, 怱怱, 怱怱。 難道這就是我們的生活嗎? 先生

的一生決不會是怱怱忙忙的吧? 在我眼裏先生總是那麼從容不迫, 偶爾也看到先生快速的一面, 

例如從某演講會或研討會回來馬上給有關人士寫感謝信, 又如夏天吃韓國冷面或冬天吃湯面時

我們還吃不到一半先生卻已吃完。 但是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覺得先生怱促倉促, 我們總覺得先

生是那麼安詳有餘。 可這一次先生爲何這樣怱怱離開了? 先生曾說過一樣一生不停地 “ 沖

出”, 難道“安逸”這個詞這一次也是對先生來說決不成立的嗎? 要早起, 那麼應該早一點入

睡, 但這可真不容易。 

香港悶熱極了, 高達攝氏34度了。 初見先生時是冬天, 與先生永別卻是夏天了。 有一年

我邀請美國葉維廉先生到釜山大學做演講, 同時爲了讓先生與故友重逢, 我私下也請先生來釜

山一趟。 當時先生因另有事情與我約好下一次來訪, 但兩位後來還是在首爾相見了。 記起此

事, 我到了維多利亞公園附近的酒店後立即向幾位先生的海外舊友報喪。 其中葉維廉先生夫

妻托我代向師母轉達他們的哀戚, 而他們的電郵是這麼開始的: “我們的老友, 自1960年啊! 

就這樣走了, 我們有無限傷痛, 綿綿斷碎, 太多的記憶湧復。 „ ” 是的, 太多的記憶。 於

他的親人, 於他的親戚, 於他的親朋, 於他的我這樣的親傳, 還於他的從來沒見過面的無數親

愛的讀者們。  

 

＊ 2010年7月5日, 台灣鶴山21世紀國際論壇追贈先生鶴山文化藝術勳章, 認爲先生“通

過藝術文化在諸多領域上做出突出貢獻並留下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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